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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规律蕴含的哲学思想探析

高    琪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为了解自然运行规律，形成对自然的哲学认识论，从而更好地善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

明，探讨了生态系统规律蕴含的哲学思想。从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对生物与环境间的相

互作用、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生态平衡等生态学现象进行了阐释，得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自然运行的重要规

律。以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的一元整体论和斯穆兹、贝塔朗菲的系统整体论思想阐释了生态整体性蕴含的哲

学思想。最后提出了这些生态系统规律蕴含的哲学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即需要塑造生态整体性的文

化观念；以生态系统形式存在的“自然”，有资源、环境两种功用。“强体善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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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 Law of Ecosystems
GAO Q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 R.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aw of natural operation and form the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of
nature, so as to treat nature better and realiz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 law of ecosystem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sms and environment, material circulation and energy flow, ecological balance
and other ecological phenomena are addre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holeness  of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law  of
natural  operation.  Based on Spinoza’s  monism of  “God is  nature” and the systematic  holism thought  of
Smouze and Bethalenfi,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ontained in ecological wholeness.
Finally,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se  ecosystem laws  to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put forward. That is,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ecological integrity should
be  shaped;  “Nature ”,  which  exists  in  the  form  of  ecosystem,  has  two  roles,  i.e.,  both  a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making good use of it is an important path of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principal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human and nature; holism view

“生态”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字“oikos”，原意为家

园或栖息地。“生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由德国

博物学家 Haeckel 在 1866 年创立。与数学、物理、化

学等学科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改造自然的技术手段的

更新不同，生态学是人类“生存之科学”，是认识和

揭示自然现象和规律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生物与

其生存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1]
。

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是当今生态文明时

期的迫切要求。在处理异常复杂的人与自然整体关

系时，需要人类自身在哲学观念、科学理论和研究

方法上进行深刻的变革，这也是现代生态学发展的

重要特点之一。因此，生态学不仅是研究包括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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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系统科学，也是人

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一门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自

然哲学，还是人类塑造环境、模拟自然的一门工程

美学，是科学与社会的桥梁，是天地生灵和人类福祉的纽

带
[2]
。近年来，由于生态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生态

学思维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和发展
[3-5]

。

哲学一词出自希腊文“philo-sophia”，意为“热

爱智慧”。哲学知识是对科学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并

对科学研究和知识运用具有指导作用。哲学，作为

一门学科或一系列学科，涉及研究学科界限内工作

得以开展的方法途径。这样一种哲学的核心基础是

它的认识论或它的关于知识的理论
[6]
。我们生活的

环境是以生态系统为形式的实体，了解生态系统的

运行规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参照这些规律行事，

从而保持它的总体健康发展。而这种规律性的事

物，与哲学世界观存在着涵义上的相通
[7]
。将生态

学与哲学联系起来，研究生态学规律中蕴含的哲学

思想，能将人文科学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的自然观

更好地统一起来，从而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认

识自我提供方法论和知识论，可以为哲学思想找到

生态学运行机制，为生态学思想的普及提供平台。

一、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

蕴含的哲学思想

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

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地球上的森

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湖泊、河流等生态系统

中，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作用，物质不断循环，能量不

停流动，这构成了生态系统的一般规律。

生态系统中环境塑造着生物，生物的生长发育

也改变着环境。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一方面，特定的生态条件决定了特定的适宜生物，

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我国南

方的适宜物种和北方就不同。另一方面，生物的生

长发育也反作用于环境，表现为改变了生态因子的

状况，如沙地等荒地上进行植被建植内能够影响到

地方原有的土壤条件和小气候环境
[8]
。由于人类技

术的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而导致全球气候

的变化，是有机体影响环境的突出例子。在生态系

统过去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由于人类活动或地质变

迁，许多生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以至于导致了物

种消失或濒危，且这种状况还在继续，由生物多样

性锐减发展出的保护生物学也在不断发展
[9]
。生态

系统是生物和环境共同组成的，旧的物种消失，新

的物种或者更适应新环境的物种继续存续。人类在

地球上从出现至发展壮大至今，是因为地球上的生

态环境适宜人类居住。但是近年来出现的环境污

染、环境极端事件等，使环境变得对我们越来越不

友好，我们需要反思我们改造后的生态环境是否还

适宜人类的居住。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有了人类，

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

有地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所以生态系统是生生不

息的，经历轮回变迁，而走向灭亡的只会是生物物

种。这值得我们人类思考：如若按此状况继续发展，

是否有一天我们人类也会成为濒危的物种？

生物与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更为密切，不仅同种

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异种生物、不同群落

或系统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反映

了生物间的协调关系。如小说《狼图腾》向我们展示

了狼和羊以及牧草地之间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这

是大自然中生态平衡规律的一个缩影。每种生物在

生态过程中均占据相适宜的生态位，对维持生态平

衡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不应盲目干预自然的运

行。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其相生相克，共同进

化，这反映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

这些事实性的规律，在哲学思想中，有与其形成

映衬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唯物辩证法给出了关于世

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解释。唯物辩证法指出普遍联

系和永恒发展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
[10]

。世界上的

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是世界统

一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成分或环节。任何事物

如果离开了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离开了它赖以产生

和存在的条件，它就什么也不是，就成为不可理解

的东西
[11]

。生物与其环境间的相互影响是世界发展

普遍规律的一个映射，并且已经凸显在生态系统的

运行中，对人的发展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生物间

在相互作用中协同进化也体现了普遍联系和永恒发

展的观点。人类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相关生命形式

的进化和适宜的环境。然而，人类为实现自我利益

的超常发展而施行的对自然的人为改造，将自然资

源转化为污染物排向了环境中，也破坏了很多其他

生物的栖息地，使与之相互依存的周围的其他生命

形式走向灭绝，改造后的环境也呈现出众多不宜人

的问题。

因为人类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其他生命形式

濒临灭绝的同时也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
[12]

。生物

与环境间以及生物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相生相克规律向我们表明了非人存在物都有其内在

价值。史怀哲的敬畏生命思想，可以作为指导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方法论思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中

关于人与非人存在物的关系，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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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观点，而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会

在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同时毁灭掉自己的家园，

进而毁灭自己。而诺顿的“理性偏好”的弱式人类中

心主义提出人类应将自己的非基本利益让位于非人

类存在物的基本利益，这有利于人类与非人存在物

的和谐共生，可以作为我们制定行为规范的思想。

而生态中心主义的“必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

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指出生态

系统这类生态‘整体’是拥有直接道德地位的道德

顾客”[13]
的观点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的观

点。由此，我们应认识到人的生存离不开赖以生存

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与每个人都利益攸关。

二、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规律

蕴含的哲学思想

生态系统中各种要素、各种过程都不是孤立存

在的，它们的变化也不是孤立进行的。一方面，全球

气候和环境变化将导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动发生变化，进而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如温度

升高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植物物候

期变化、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土壤水分动态和蒸散

的变化。另一方面，当生态系统在受到外来环境胁

迫时，必然会对环境胁迫产生相应与进化性的自适

应，其适应的结果表现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

化。因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平衡是生态

系统和全球变化的重要维度。目前，生态系统碳循

环与全球变化、生态系统水循环与水资源、全球变

化与生物多样性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三大优先研究

领域
[9]
。生态系统中，有机体借助能量的不断流动，

一方面不断从自然界中摄取物质并合成新物质，另

一方面死的有机体又随时被分解为原来的简单物

质，即所谓的“再生”，重新被植物所吸收，进行着不

停顿的物质循环。从物质循环规律出发，环境污染

与食物链网的生物浓缩有着直接的联系。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一文中，在肯定人能够展开有计划、有目的的劳动，

因而能够支配自然界的同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我

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

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15]

这警示人类在与自然共处中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和

利用自然规律，否则会不利于自然和人的和谐共

存。与物质循环不同，流经生态系统的能量，通常只

能通过系统一次−沿食物链转移时，每经过一个

营养级，就有大部分能量转化为热能散失。因此，为

了充分利用能量，应设计出能量利用率高的生态系

统，以减少资源的浪费，这是顺应自然规律而应走

的发展道路。而循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发展方式。

从哲学层面来看，循环就是周而复始的变化，物

质能量的良性循环是指技术圈和生物圈复合系统在

其运行过程中，某些物质形态和能量形式重复出现

和周期性变化的最佳状态
[13]

。循环经济的技术方法

即体现了人们对物质能量流动规律的充分认识和利

用，大大减少了向自然的污染排放，自然同样会以

优美的环境还给人类，这是人与自然协调共存的重

要途径。循环经济充分考虑到工业生产与自然生态

环境关联，暗含着一种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它不

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生产模式，更是蕴含着一种生

态整体论的世界观
[16]

。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

“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循环过程的逻辑结构，

循环经济也有一个“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

闭路循环。因此它是人类在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中

转换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最终实现自然−社

会−人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和谐运作的生态整体观。

三、生态平衡机制蕴含的哲学思想

生态系统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它能忍受一

定的外来压力，压力一旦解除就又恢复到稳定状

态，在这种状态下，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高

度相互适应，种群结构和数量比例长时期内保持动

态平衡，生产与消费、分解之间，即能量和物质的输

入与输出之间接近平衡，生态系统抵抗变化和保持

平衡状态的能力较强，这种状态叫生态平衡。调节

生态平衡的重要机制是反馈机制。反馈是输出（或

其一部分）反供给输入，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

馈是输出增加导致输入增加，使偏离加剧，负反馈

是输出增加导致输入减少。因为地球和生物圈是一

个有限的系统，其空间、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负反

馈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是大自然自我

管理其机体健康的机制。

反馈机制有一个调节限度，“稳态台阶”即是表

示调节机制有一定限度的概念。在稳态台阶范围

内，即使有压力使生态系统偏离平衡态，仍能借助

于负反馈保持相当稳定。超过这个稳态范围，正反

馈的力量导致系统迅速破坏
[17]

。即生态系统的这种

调节能力有一定限度，当外界的干扰超过生态系统

的承载力时，有反馈作用的“弹簧”也会失去“弹

性”，以致当干扰解除后，生态系统不能恢复原来的

平衡状态，也即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反馈机制既

表现在生物与环境之间，也表现于生物各组成部分

之间和结构与功能之间。

生态系统一般是按照一定规律朝着种类多样

化、结构复杂化和功能完善化的方向发展
[18-20]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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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杂的食物网链结构使能量和物质通过多种途径

进行流动，一个环节或途径发生损伤或中断，可以

通过其他方面的调节来抵消或得到缓冲，不致使整

个生态系统受到伤害。所以，一般来说，自然生态系

统的生物种类越多，食物网和营养结构越复杂，便

越稳定。但是多样性与稳定性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

要的研究议题，由于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定义的多

样性以及它们的关系随尺度变化，使得这一问题有

些争议。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认为，生物多样性对生

态系统稳定性的高低起着关键作用
[9]
。生物多样性

越高，则所含的基因和物种数就越高，使生态系统

能够更好地适应外界变化。比如，物种越多，食物网

的链状结构就越复杂，可以使更多的生物参与到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中来；更多的基因促使生态系统演

替和进化。但是考虑到可能由多个机制控制某一特

定关系，或者同一机制也可能控制多种关系，所以，

多样性不是唯一影响因素，但却是重要因素。

四、环境资源的有效极限规律

蕴含的哲学思想

生态系统中作为生物生存条件的各种环境、资

源，在质量、数量、空间和时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

限度。因此，每一个生态系统对各种人为的和自然

的干扰（如火山爆发、地震、泥石流、雷击火烧、人类

修建大型工程、排放有毒物质、喷洒大量农药、人为

引入或消灭某些生物等）都有一定的忍耐极限。若

超过这个限度，系统结构就会被破坏，功能受阻，以

至整个系统受到伤害甚至崩溃。生态系统受到的干

扰达到承载力极限时就会导致生态失衡，甚至生态

危机
[21]

。当下的生态危机，即是各种干扰超过生态

系统自我调节限度的后果。这其中，人为因素是重

要的影响因子
[22]

。从表象上看，生态退化是由人的

破坏性活动造成，是随着工业化技术和生产能力的

巨大提高而产生的。但是，文化为生活方式提供指

导、规范，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反映。个体的动机有文

化根由，很多传统习俗也是在地方文化影响下得以

构建的
[23]

，所以这些生产、生活方式是渗透进人们

思想中的文化观念在起作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

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哲学世界观。因此，当今生态危

机的表面症候是技术问题，但其实质是与人利用资

源、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价值观

危机，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危机
[24-25]

。景

观生态学家 Naveh指出：只在科学、技术、社会经济

和政治领域内寻找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方法是不够

的，因为现代生态危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危

机，所以还生态危机的解决还必须诉诸于文化和

美学
[25]

。

长久以来，对人们将自己视为自然的统治者和

主宰者，学者们也有过不同的论述。大卫·格里芬说

“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

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6]
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是社

会危机的表面折射，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就对“实践的人化自然观”思想进行了论述，并主

张社会变革与生态革命相结合，“红色政权”与“绿

色文明”相结合
[27]

，即通过生产实践的方式去促进人

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协同和共存。观念在社会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28]
，因

此，人作为能动性较强的生物，是有义务来保障其

他道德顾客的权力的道德代理人
[13]

，这是人与非人

存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人有义务选择一种

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来引导生态系统健康

发展，而不是挑战生态承载力的极限而使人走向

异化。

五、生态整体性规律与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生态整体性规律蕴含的哲学思想

从上述几点规律看，生物与环境是相互制约、相

互影响的，因此生物与环境是统一体，生物与生物

之间相生相克、共同进化，生物与生物也是统一体。

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规律也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反馈调节机制调节这种整体的平衡，环境资源

的有效极限规律也揭示了自然界作为整体，人不能

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原理。人属于自然，人的

生存离不开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哲学家斯穆兹

提出的“整体论”术语，生物哲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论原理，即能解释生态

系统整体完整性的重要性
[29]

，正是生态系统要素的

相互联系和作用机制，使得这个整体的功能要大于

各个组分的和。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人类

的利益与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的利益已休戚与共，将

人与自然二分不可取。因此，以人为中心，还是以自

然为中心？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余谋昌
[30]

提出两

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健

全发展，也就是以“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中心，也

就等于没有中心。斯宾诺莎提出了与传统人格化的

神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观念不同的观点，即“神即自

然”的整体自然观，指出神的律法就是自然法则，神

的力量就是自然的力量，自然的普遍法则和神的绝

对命令是一回事，只是措辞不同
[31]

。“此自然的一般

法则不过是另外一个名称以指称神的永存的天命而

已。”[32]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对神的知识取代对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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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从对神的恐惧变成对神的爱。因为“对神的

爱源自对神的真实了解，就如同光源自太阳一样”，

“我们的得救、幸福、自由即在于对神持续的永恒的

爱。”[33]
在斯宾诺莎那里，人要拯救自己，就必须有

神，他的神属于自然。也就是了解、尊崇自然之规

律，才是我们人类得救、幸福、自由的根本路径。这

与我国古代思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

地参矣”相得益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方能与天

地共生。

（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将整个作为生态系统而存在的自然，与斯宾诺

莎所提实体意义上的“自然”相类比，可以克服人与

自然的二分问题。以认识生态系统的方式认识自

然，将资源与环境看做是生态系统的两种功用。这

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论，即自然是包含人类

在内、以生态系统形式存在的“体”，环境和资源是

生态系统被人使用而产生的两种基本功用。生态、

资源、环境是“一体两用”的关系。生态系统中的要

素作为自然资源，取决于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水平；

生态系统提供的自然环境，则围绕人类的生物性特

质展开。马克思说自然生态系统是人无机的身体。

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法则，既是自然演进的目

的，也是人生存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同时也给人的

生存以必然的规定和制约。人在实现生存价值的生

产、生活过程中，必须以自然规定为准则，不能偏离

它，违背它，否则就是对人的生存本性的异化。人在

生产生活中破坏了大自然，污染了大自然，就是破

坏自己的生命本身
[34]

。人的外在目的以及以生产劳

动实践为内涵的人的现实本质，与人与自然一体共

生的内在目的与根性是体用不二的和谐统一关

系
[35]

。人的内在目的和根性是体，人的外在目的和

现实本质是用，人的外在目的和现实本质必须以内

在目的和根性为基础和指导，同时受其制约，也即

以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为根本，指导人的生产、生活

方式。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

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

矛盾基础上，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

为指导，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观念 3 个层面进行改

善，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一种新型的人类根本生存方式

或样法，是在新条件下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文

明
[24]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本质上就是要“强体善用”[36]
：以生态系统的

稳定健康为前提，强健生态之“本体”，改进资源利

用方式，减少环境污染，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六、结　　语

如果说前期的生态学更多地显示了自然属性这

一面的话，那么现代的生态学，则更加强烈地显示

出它的社会属性这一面
[37]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我们能读到同《德意志意识形态》非常类似

的表达：“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

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

学。”[27]
在这里，马克思使由人和自然的统一而得

出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同一门科学这一见解得

到了清楚阐释。对他而言，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

象，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自然又是关于人

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自然是人的一部分，在自

然中体现出了人的本质力量，于是，人和自然之间

的僵硬对立被彻底打破了。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打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对立是

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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